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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弟从老家给我带来
一袋鲫鱼，说是他钓的。把
鱼倒进洗衣槽里，哟，还不
少呐，有 30 多条，大的半斤
多，小的 3 两以上，资格的
土鲫鱼。

这么多鱼一时吃不完，只
好把鱼养起来。要养鱼，起码
也要有充氧器呀，否则，鱼会
无氧而死的。家里没充氧器，
只好让鱼在水槽里待着。

我对鱼不是特别感兴
趣，主要是我不喜欢吃鱼，
也不喜欢钓鱼。鱼，我感兴
趣的，就是观赏，如锦鲤、锦
鲫、金鱼等，家里还养着，闲
情逸致时观赏一下，也有一
定的乐趣。

土鲫鱼有较强的生命
力，存活时间很长。但水槽
毕竟不是江河，土鲫鱼天生
的野性就是要自由地、无拘
无束地游动。

不到半天，鱼开始“骚
动”，在槽里乱蹦乱跳，试着
往外逃。逃出来的鱼，有的
运势不错，几跳就蹦进下水
道跑了；有的运势不太好，跳
下来被摔死了；还有的跳出
来，被发现了，“逮”了回去。

为控制鱼“外逃”，妻子
想了办法，一是在水槽上加

“围墙”，二是在下水道上铺
木板，即或跳出来，也跑不
了。万万没想到的是，竟然
还有鱼越过障碍跳下来，钻
进木板与下水道间的缝隙
跑了。

妻子伤透了脑筋，逃的
逃，跑的跑，死的死，不如把
它们都杀掉。听说把鱼杀
掉，不打鳞甲，剖好放冰箱
里，营养不会丢失，保存时
间还长。

妻子杀鱼，在我看来好
像是第一次。以前要吃鱼，
就把鱼拿回父母那里去杀，
然后再拿回来熬汤。我不知
道她哪来的这么大的勇气，
竟然扎衣捞袖地真干上了。

但 她 杀 鱼 手 艺 有 些
“黄”，血溅了一脸，手还被刀
子“亲”了几下，不停地流血。

妻子杀完鱼，如释重
负，但在心里还是有许多不
安。她说，以前把鱼拿出去
放生，今天却杀生了。眼里
流露出一丝怜悯和悔意。

妻子杀鱼，不禁让我想
到一个词，叫做“自讨”。本
来不想杀它，但它一而再，
再而三地外逃，不停地挑战
她能承受的心理底线，要逃
就只好逃进“阎王殿”了。

同为鱼类，为什么有的
鱼不但不会被杀，而且还要把
它养起来，还要精心地呵护起
来？有的鱼，就必遭杀呢？

其实，很简单，鱼的性
命取决于人对它的需求。
有的鱼，是用来满足人的视
觉感官而欣赏的，那就精心
呵护着。有的鱼是满足人
的胃口的，那就必须遭杀。

只有在大江、大海里的
鱼，才能自由地游动。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
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
样深邃而具有穿透力的诗
句，出自当年著名的朦胧诗
人顾城笔下，它曾使我们的
灵魂如触电一般为之震颤，
陷入无限的遐思。

今天，相隔30多年再度
从诗册里与这首诗邂逅，心
中 忽 然 生 出 另 一 番 感 触
——寻找光明？从物理光
学层面讲，现实生活中，光
明还需要寻找吗？

白天且不用说，阳光普
照大地，一派朗朗乾坤。更
兼还有另一种维度的光明
照耀着我们——数以亿万
计的手机、互联网、天眼、卫
星……这一双双神秘犀利
的眼睛，交织成一张密匝的
天罗地网，每个人都被透射
得通体澄明。

入得夜来，大街小巷华
灯通明。随着城镇化的进程
和安防意识的强化，越来越多
的乡村村头路口和公共设施
要地，夜晚也亮起了长明灯。

这还不算，听说有科学
家嫌月光不够明亮，有时圆
时缺的弊端，正殚精竭智研
发人造月亮。一旦大功告
成，那时，这世界可就真成
为“火树银花不夜天”了。

光明如此所向披靡，以
致昼夜不分，阴阳混淆，扰
得 生 物 圈 的 节 律 乱 了 分
寸。这可苦了人们，辛勤工
作劳累了一天，晚上回到温
暖的小巢，收拾停当，钻入
舒软的被窝，想让神经松弛
下来，沉静在浓郁的夜色
里，平复一下日间躁动的心
绪，舒展疲惫的筋骨，美美地
睡上一大觉。次日清晨从一
帘幽梦中醒来，神清气爽地
迎接新一天初升的太阳。

可是，黑夜在哪里呢？
即便到了深夜，满屋子光明
还是盘踞着寸土不让。拉
上厚厚的窗帘，光波执拗地
从缝隙中挤进来。紧闭眼
睛，戴上眼罩，斑斓的光点
仍旧在眼眶边舞蹈。

就这样辗转反侧，起卧

不宁，挣扎在夜不成寐的朦
胧混沌中。

还记得，曾经的岁月
里，我们拥有过那样幽宁的
晚上，那样纯粹的黑夜。

夏日里，随着最后一抹
夕光消逝，夜幕如水墨一般
弥漫上来。晚饭后，灭了房
灯，独自或与亲朋结伴，聚
在庭院的葡萄架下，或在户
外溪沟阡陌上随意闲步。

白日的喧嚣铅华褪尽，
偶尔三两声狗吠，应和着夜
归人的咳嗽声、喝斥声，把
一份安宁烘托得更加渺远
而幽深。

仰望天空，不是沉闷的
锅底般的晦暗，而是一种深
邃的墨蓝，质感里透着一种
空灵。乍一看天幕上，什么
也没有，静心屏息地细瞄，
一颗、两颗，无数颗星星在
浩瀚苍穹里隐约缥缈地明
灭闪烁。偶尔有一颗流星
划过，绽放一抹瞬息间的炫
焰；随后，夜色又往更深里
下沉一寸。

晧月当空的夜晚，又是
另一番恬静的意韵。月亮
的清辉如盈汪汪的井泉之水，
脉脉地在夜空里浸润漶漫。

那月光还有点儿像一
首催眠曲，一勺迷魂汤。拥
在它温柔的怀抱里，人一会
儿就有些迷糊，睡意小虫似
地蠕爬上来。人顺势回屋
去，倒上床榻，四仰八叉，转
眼鼾声悠扬，遁入甜蜜梦乡。

那样的黑夜，岂止是仅
仅让人轻易获得一个个囫
囵的香梦？经历一天的尘世
烦劳后，置身于纤毫不染的
纯净夜色里，沐浴于圣洁清
净的月光下，人们在日间的
一些烦恼俗念自然而然放下
了，心灵轻轻缓缓沉宁下来。

跟很多人一样，我也是
一位苦于白夜骚扰的寝眠
不安者。我多么渴望找回
当 年 那 些 恬 静 美 好 的 黑
夜。但是在这个螺陀般飞
旋的时代，这已经变为一种
天真的奢求。

一声叹息。

寻找黑夜
潘鸣（德阳）

杀鱼
张晓天（南充）

青年方阵 吴小虫的诗（8首）
作者：吴小虫

泪水滴，已被双眼望穿
乔叶飞，又被两袖凋残

我再度从丹灵，从三个
月前的夏日门扉

从大雅堂的千古一梦
之境

运来莘莘学子的诗歌，
以《星星》夏令营的栖身地

驮回你嶙峋的身影、耳
熟的川南乡音

一年的 365 夜，一年之
前的死神降临

一年之前你的今生，成
了隔世，成了沧桑与苍穹

天使穿越的《姓甚名
谁》《记者行吟》

天神朗照的《媒体上的
文化庄稼》《成都：柔与刚
——一座城市的DNA》

你的血脉让文字葳蕤，
文字让你凋零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
谁陈？”

你伴和着诗圣杜甫，伴
随着文星黄庭坚

还有豪气满怀的杨素，
一齐醉倒在东坡故里

用词水吞服，用阳光齐
奏着大雅之声

受累的眼神，布满了伤
口的翅膀与雷鸣

乔叶满枝落，不疗时光悲
有的人活着已死，活人

像死人双膝下跪
有的人虽死犹活，死者

像活人昂首站立
而你就是后者，你的名

字被活着的人高高抬举

又见十一月，寄亡灵书
——伍松乔老师周年祭

李自国（成都）

七月纪事

所有的事物都指向自身。

你通过奔波，来理解另一件事的
不重要。通过爱情
来否定之前的自我

还是想顺流而下弄扁舟
散发只是灵魂，秃顶也许
真的有些不好看

接下来就是热。

铜元局轻轨到金辉广场8块
有一辆三轮摩托车身贴着——

“空调”

后来我病了，估计暂时不会
好起来

贺步子刘静新婚
自从认识刘静，步子从三十岁变成了
三岁。刘静也变成了一岁
成三岁和刘一岁手牵手
去吃好吃的，去玩好玩的
（关于宗教讲到的恶和清晨
关于我们活着的遮羞布）
他们在超市里抓的布娃娃
装满了整个房间

他们一起过家家
你是男主人，我是女主人
新的房子里，床单一定要暖色的
阳台一定要有很多花
傍晚下班回家，一盏灯亮着

嗯饺子，北方甘肃。贵州，就是米
粉喽

这是重庆的纵横，夜晚和无尽个
雨夜

两个相拥而眠的小朋友
就是为了寻找温暖和伸出手来
他会轻轻地握住——
但愿这不是心灵鸡汤
结婚快乐，相爱快乐
白头到老快乐，活着快乐

佛光无尽
——弗利尔一九一零年龙门纪行

（1）
“可我们还得回到喧嚣的人世”
小心，翼翼
这一生如何盛放
星星，点点
寺庙和墓群，黑
（2）
“有意思的，
它们体现了清代艺术的弱点”
侧耳倾听陶罐
从内壁发出
空空的声音
（3）
“紧挨主佛的
表情庄严的削发人物
左边一位，双手合十
右边一位双手各持一物
两人中的一位
似乎年纪要大一些”
是的，开始他们叫
迦叶与阿难
后来，就与你的描述
一模一样
（4）
“他护卫的是思想
而不是人类”
他是出于怜悯
而成为了石刻
（5）
“副官的军队规模不大
有四十人左右。
他坐着蓝色轿椅
由十二名轿夫抬着”
尘土飞扬，其中有我往世的
父亲
他还在自己的漩涡中

人世，平安之夜
肉体露出了自身的部分
人给自己画了个圈
朋友们一起过个年吧
年这个野兽，已烤成宰割之羊

而只说着此时，溢出的欢乐
和啤酒泡沫的无言之深
当然那天我们还喝了玛卡酒
黄酒。左兄用一种教授的口吻
向我们介绍“当归”
余老师玮转身借来钳子后
步成文杰就一滴水和另一滴水
与小虫展开了一分三秒的辩论
无人能解的问号像倒悬之钩
（每个人都死在自己的小道）
甲甲呢？甲甲呢？
他又在微信上浇花种草
而词发是抒怀的，明年
他要在赤水之边等我们
至于桌上那个新娘和萌软二妹
是谁的谁就领回家

过年。遮掩不住的身后
鸟兽散后，月亮更明

照在缓缓流淌的江水中心
东山之上，那个闭关的苦行人

缙云山上，狮子峰顶
——兼致佃鑫

也登缙云山，但不是第一次
第一次是在去年
去年已不在，我的影子
还在此山中停留徘徊
我对孙佃鑫说，我
那个本真的自己
想去山里隐居

也登缙云山，影子已成灰
鞋踩在自己的灰上
那是谁又穿着鞋？
仿佛我们停下来吃枇杷
是真的停下来
坐在台阶上，吃枇杷
金黄的果子，软而多汁
包含几个果核

佃鑫一直期望路上遇见动物
草丛里一条蛇
我们兴奋地谈了很久
他又让我留心那些树
是啊，人群里生活
其中一棵是横着生长的

但谁又能说吹过脊背的凉风
是一阵凉风？
谁又能说登过缙云山的人
只是一个人？
当我们爬上缙云寺
在寺门前合影
将再一次把我们抛向未来

迦叶古佛的狮子
正踩着千米之上的云彩
这些命，要去哪里
这些命，在峰顶看了看
似乎明白此生但江水滔滔
转身下山，老母亲咳嗽起来

痛苦的先知
孩子，你三岁

穿小裙子，笑起来格格格地
能把全家人融化
作为一个陌生人，我
胡子拉碴，某一刻盯着你
你的爷爷还是外公
警惕性地喊了两下
哦，即使他把你搂得更紧
你的小小身子
也会随风飞起来
我，胡子拉碴
似乎看见若干年后
你紧闭嘴唇，心头一朵白色花
也有过爱情，那是泡沫
也有过梦想，那是玻璃
但我敬佩你善于遗忘
你也爱上了那残缺的命运
并不断写着感恩的抒情诗
孩子，我没有你勇敢
我胡子拉碴盯着你
就是想从你身上汲取一些暖意

给夏天托起莲花
——读乌蒙2013年8月日记

36这个年纪上，他
——离婚、辞职
谨小慎微的人生
瞪大了双眼

从现在看，他
“冒着雨从街上跑过
停下来拥抱和亲吻”
爱情的嘴唇

仿佛初来人世
学习洗碗和把东西放回原处
之前的他
是在给夏天托起莲花？

星辰闪烁，电击雷鸣
照耀黑暗中的脸
他呜呜哭泣
梦回冰河世纪

山间来信
1756年后的卢梭，神情并未放松
他迁居乡间抄写乐谱
这是个乏味的工作，他的脚
终于跟上灵魂的羽翅
有一天早晨，他起床
对着镜子赞美自己，一点都不夸张
他在长满庄稼的小道来回
不和那些远在天边的云彩对话
一个外国人，居然也讨厌肉体
在舍佛莱特集市买下一堆苹果
分给那几个玩耍的男孩子
哦，浪漫主义的彩泡，升上天空
穷困潦倒是应该的，死前被马车

撞翻
——是必然的。
诗人简介：
吴小虫，1984 年生，男，山西人。

2004 年开始正式写作，曾在《诗刊》
《山西文学》《星星》《北京文学》《山东
文学》等刊物发表组诗以及随笔等。
作品入选各种诗歌年选，曾获《都市》
文学月刊年度诗人奖、河南首届大观
文学奖等。

（一）

很多爬上早晨的秋峦，
摆放着舞场，因为过分的吹
奏，肆无忌惮的鸽子、麻雀
等，不分场合地登台，迎接
照耀。

这不是秋天固有的模
式。它们融入的氛围尚不
鲜明。

一缕缕惬意的光，拖着
早起的裙裾，陷入雾中的雁
阵，将一个中年男人眼伤。

透彻的美，熟透的天
空，不过是上帝的一枚果
实，不辜负起伏的土地。

它必须和它们咬紧牙
关，才能冲破弯绕险峻的阻碍，
从天路入口一一跳蹿上来。

此刻，暗黑虚妄的深
处，表象主义的生涩、坚硬，
毫不顾及头尾的霜雪，让周
围的空气阐释雁阵的归途。

你听！那切面的风，分
割的冷暖，不需翅膀，也会明
辨岔口，一边火热得郁郁葱
葱，一边冷落得荒草萋萋。

只是你不觉得，它们和
我有更深的趋从，才让她对
我崇拜许久。

我是谁的光芒？
这永续翅膀的天空，因

为脚底的秋峦，才撕下羽
毛，发出惊世骇俗的光。

我想，在光中行走的诸
多圣物，它们比我长，更比
我久。

向我交代此生，又换取
来世。

从天亮起，我再不是一
座秋峦，也再不是一只大
雁，更再不是一束光芒。

它已经让我更永远，更
古老，更勇武。

（二）

从冥冥中醒来，雁群也
有红颜相伴。

所有升起的光，除了秋
日薄凉，还带着尊重的表
情，向世间一切道喜。

我知道，因为光，它们
从来不叹息，从来不逾矩，

从来不称狂。
它们就是天地圣子，只

知道继承优秀的意志，从不
把天空当私产，把大地当垄
断。

哪怕它们飞得再高跑
得再远，它们都会回来，闻
一闻这里的空气，尝一尝这
里的山水。

即使我散落的红叶在
泥泞上长满苔藓，它们也会
用温暖的足迹踩出一条水
道，从中找到可以生存的希
冀……

这犹如人类的根，从
孕育到生长，直至发展、壮
大，必须潜心修炼，随遇而
安，才能把理想的种子带到
更远。

当雁群洞悉儒教、道
教、佛教的时候，所有的飞
翔再不是飞翔。

它们全部的生命，所获
得的荣誉，必当为人类效仿
而大加赞赏！

（三）

沱江边，正如雁群咏叹
的一角，造就人类心胸开放
的流水，正是雁群所看到的。

它们内外兼修的素养，
既粗放，又细腻，总在倒影
中让人蹀步感叹，流连忘返。

这是许多消逝后的日
子，为它们搬动来的水土。

它们站在水里，乐趣盎
然、厚实，如同远古的记忆
让这座城市不枉虚名。

有雁躺在河堤上，对着
阳光晾晒羽毛，它雍容华贵
的模样丰满、典雅，让人觉
得它就是修炼成精的灵物。

有雁闲步河水淙淙的
歌谣，从中寻到上游潜伏的
水草，悉心分出矿物质，来
把自己血骨供养。这种廉
洁奉公的举止，让人觉得它
就是贤士的化身。

有雁沉浸在鱼虾奔驰
的牧场，它们互相追逐、嬉
戏，只是为这平静的水域不
再孤独、寂寞。

它们灵敏、迅速，延缓、

迟慢，以名士之居获得人类
的嘉许，实是透明的远景，
被现实化了，而显得真实、
实在。

仿佛它们生来就是为
了一座城，容纳世上所有的
时空。

让人猛然觉察到：只有
这些光芒中的天使，才会以
神语、圣羽……为人间俗物
止住戾气，让人类和睦相
处、惺惺相惜。

（四）

有比雁阵的忠贞更整
齐的感动吗？

此刻秋天，从早到晚，
一 线 熟 透 的 日 光 派 生 上
来，又在沱江边收住雁群
的翅膀。

它们像是提点的舞者，
由人类照看，将一声声悠长
的欢歌扩大，又从秋峦上空
折返细细的波涛。

这大自然的馈赠回响，
渐臻至早晨的星盏和暮色
的手脚。

它们化作上升的灵物
和旋低的隐士，如同归隐的
城市，总是那么热闹，那么
安静。

此刻，秋日徐徐下降的
黄昏，万雁归巢。

我头顶的霞光，巨大的
思想，与天空对接的一隅，
是沱江水秀丽的长尾摆动
的漫天星子。

它们——
是 在 思 索 ？ 是 在 期

待？是在褪尽？是在革新？
……
一切不幸言中的契合，

本身具有的光彩，比策略还
策略，比奋进还奋进。

在其阔大的荣誉室里，
一幅幅有雁的名字回荡着
的，是一代代英雄的勋绩。

我看见，时间安然的排
序，与大雁洞穿天地的眼
光，多么合拍。

哪怕一个不苟言笑的
神态，也有传承大雁朝向美
善的远征。

雁城秋日（组章）
郭毅（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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